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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者

缅怀一代名医吴蔚然教授
谦和做人 严格做事
▲ 北京医院原副院长 栾文民

8 月 8 日，我国著名医

学家、杰出的外科专家、

北京医院名誉院长吴蔚然，

走过了 96 个春秋后离开了

他奋斗多年的中央保健工

作岗位。8 月 14 日，吴蔚

然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

医院举行。

吴蔚然教授早在 2014

年 4 月就写下遗愿，提出

“当我生命走向终结时，

尊重自然规律，请不必再

采用插管、透析、起搏器

等创伤性治疗以拖延无意

义生命。需否行遗体解剖，

请医师做主决定，并恳请

尽可能不开追悼会，不写

生平。” 

据悉，吴蔚然教授作

为原中央保健委员会委员 ,

中央保健委员会第一、二、

三届专家组副组长，在周

总理病重期间，他曾守护

到最后一刻。1984 年 10 月

1 日，他与邓小平同志同乘

一辆检阅车出席国庆阅兵

式。上世纪 60 年代末，他

曾为毛主席做过手术……

吴蔚然的 3 个女儿及

晚辈在《送别爸爸》一文

中写道：“您常说，对于

一个医生，病人二字代表

的不仅仅是病，更重要的

是人。他们或者身居高位，

或者是平民百姓，或富有，

或贫困，或强大，或弱小，

但在您心里，这种区别无

关紧要。您不仅为患者医

好身体的病痛，更给了他

们以同等至高的尊重，使

每一位患者感受到人生的

尊严。”      

吴蔚然同志永垂不朽！

（邢远翔 李晶）

吴院长离我们而去

了，他和蔼可亲的面孔

好像就在我的眼前。

我在 1982 年出国留

学之前，一直做颌面外

科的工作，常到其它手

术间看一看其它科室的

手术，以便学习。特别

是遇到吴院长做手术，

我一定去看。

吴院长在手术台上，

总是一改平时和蔼可亲

的面孔，变得非常严肃。

他对术中的解剖结构都

用英文，伸手要器械也

是用英文，有时器械护

士几次递的器械不对，

他会发脾气，把器械扔

掉，大家都很紧张。但是

手术完成后，他又恢复

了笑容可掬的面孔，和

手术护士有说有笑，像

没发生什么事一样。我

听说有一次，一个年轻

大夫给患者消毒、铺巾，

违反了无菌原则，吴院长

把治疗巾扔在地上，让年

轻医生重来，非常尴尬。

手术是关系到患者生死

的大事，患者命悬一线，

来不得半点马虎，严肃

和严厉是必须的。现在

个别医生在手术台上谈

和手术无关的事，甚至

谈笑风生，应该反思。

有一次，得知吴院

长要做一例颈动脉瘤的

手术，我很兴奋，因为我

在北医进修时，见我的老

师做过，手术风险很大，

碰破血管会造成大出血，

压迫颈动脉窦血压会突

然下降，都有生命危险，

非常险恶。我的老师手术

时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非常紧张，手术从上午

做到下午。看吴院长做，

大开眼界，他手很灵巧，

解剖层次清晰，操作轻

柔、 准 确、 果 断。 两 三

个小时就完成了。使我

非常敬佩！

我出国探亲前，到

病房去看望他，去了三次

他都在睡觉，不便打扰。

第四次才见到他。他半

卧在床上，消瘦了很多，

话也不多，我临走时，

他冲我微笑了一下，叫

了一声我的名字：文民，

并微微点了一下头。我

连忙说，吴院长您多保

重！多保重！我向他深

鞠了一躬。出了病房后，

感到非常难过，意识到

这可能是见吴院长的最

后一面了。在回来的路

上，我在想，我年轻时，

吴院长叫我栾大夫，后

来叫我老栾，今天叫我

文民……心中一阵酸楚。

吴院长您安息吧！

我是 1987 年来到北京

医院工作的。二十九年前的

吴院长比我们现在的年龄也

大不了许多，正是承担大量

重要工作的年龄，记得当他

见到刚来参加工作的我，便

问了我的名字，认识了以后

每次见了我都叫我“吴大夫”。

当时我刚毕业，同事

之间打招呼都很随便，吴

院长对我的称呼最正式也

对我的心灵最震撼，虽然

“大夫”这个称呼在我后

来多年工作中被同事和患

者或许叫过成百上千次，

但这个如此平凡的职业称

谓，当时在我看来其实是

包含了吴院长那一代医生

对自己的同事，无论年资

高低的尊重和信任，它激

励着一个年轻医生意识到

自己的职业，自己的责任

和职业的光荣。吴院长就

是这样用简单朴实，沉稳

亲切的为人和身体力行为

每一位医生树立榜样，这

种榜样不仅仅是如何做一

名优秀的医生，更重要的

是如何尊重他人。

吴蔚然院长千古。

无论是专业技术、医

者仁心，还是君子风范，

吴院长都堪称楷模。

在 一 次 保 健 工 作 会

议上，吴院长向我们介绍

如何向患者及家属介绍病

情，并帮助他们理智地选

择治疗方案。他说，外科

手术是有效的，但也是有

风险的治疗手段，应该理

解患者及家属的担忧，不

能简单地宣读一遍可能的

并发症获得签字了事。吴

院长说，他一贯的做法是

以三种不同的角度将问题

说清说透。首先是医生的

角色，作为详细向患者介

绍疾病诊断、治疗方案选

择及其预后转归；其次从

家属的角度看问题，告诉

家属假如患者是自己的至

爱亲朋，他的选择与考虑；

最后从患者的切身感受，

他会对患者说如果自己患

病将如何决策。

吴院长告诉我们，经

过 这 样 三 个 层 次 的 谈 话

沟 通， 患 者 和 家 属 几 乎

都 能 够 很 好 地 配 合 医 生

进 行 治 疗。 吴 院 长 告 诫

我 们， 不 要 轻 易 地 责 怪

患 者 和 家 属 的 不 配 合，

要 反 思 自 己 是 否 工 作 做

到 位， 要 站 在 患 者 的 角

度去认识问题。

吴院长，我们会传承

您的精神！我们永远怀念

您！（吴蔚然教授事迹参

见 8 月 12 日医师报微信：

DAYI2006）

与 老 师 工 作 相 处 20

年，与其说学到些知识、

技术，还不如说是更多的

学了老师如何做人。想起

老师思绪万千，一起度过

的日子历历在目。

尊师楷模

我在协和医院的研究

生导师曾宪九教授，是我

国著名的外科学家，也是

吴院长的老师，虽然他早

年已调入北京医院工作，

但丝毫不减少他对老师的

尊重和关心。记得 1985 年，

曾宪九教授病重住院，我

们几个研究生轮班看护老

师，亲眼看到吴院长是多

么的关心老师，他不但对

治疗方案仔细核查，各个

细微环节都一一安排，更

令人感动是，曾老师病情

危重的几个星期，他虽然

工作十分繁忙，但看望老

师每日两次，几乎从不间

断。在曾老师神智不清的

时候，他有时在病床前坐

一会儿，摸摸老师的手，

然后默默离去。曾老师去

世后，他一直挂念和关心

师母葛秦生教授，即便师

母患上阿尔茨海默病后也

是如此。大约 3 年多前，

有一次他告诉我，“我去

看葛大夫了，她谁都不认

识了，但我叫她，她认识

我”，一些小事，足见吴

院长对老师的深切情感。

这种尊师感恩的美德是现

代社会应大力弘扬的。

低调生活

因工作的关系，我曾

多次陪同吴院长到全国各

地会诊、开会和讲学。他

那么大的专家，全国政协

常委、曾经的中央委员，

又那么大年纪，出行理应

得到关照，但他对自己的

要 求 近 乎 苛 刻。 大 约 10

年 前， 他 已 85 岁 高 龄，

我陪他到广州开会，办会

方要给他买头等舱，他坚

决不肯，说他身体可以，

坐经济舱完全可以，途中

还能和我说会儿话。住酒

店 给 他 安 排 了 较 好 的 房

间，便于他会客和休息，

他一再说不应该，还埋怨

我没把事情办好，说太浪

费，住一晚上有张床、能

洗澡就行了。而现在有些

所谓大专家，讲条件、耍

大牌，出去讲学、开会，

没有头等舱不去，非高级

酒店不住，相比之下不汗

颜吗？他出差从不让别人

帮拿行李，甚至怕麻烦别

人匆匆快走。和他相处多

年，我深深地感觉到：他

总怕给别人添麻烦，但给

别人办事他却全心全意、

乐此不疲。

20 多 年 来， 有 幸 能

经常得到吴院长的言传身

教，获益良多，而这也必

将让我受惠终生。

敬爱的老师，您永远

是我做人、做事的榜样！

您永远在我心中！

精神丰碑
▲ 北京医院普通外科器官捐献与移植中心 韦军民

一声“吴大夫”
▲ 北京医院皮肤科 吴意平

为患方介绍病情的三个角度
▲ 北京医院康复医学科 顾新

吴蔚然教授遗愿

吴蔚然与邓小平在一起


